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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坛

伊犁，伊甸
高 兴

薰衣草

在帕米尔高原，
我们谈论着伊犁，
谈论着伊犁的薰衣草。

映姝说，六月，
薰衣草让伊犁变成
紫色的海洋。

种种缘由，我们
错过了六月，
却在九月来到伊犁。

九月，我们没有
看到薰衣草，却发现
薰衣草的影子
处处飘浮，在伊犁的空气中。

相聚

到南京，
当然想见黄梵。
可不是我行程太紧，
就是他事情太多，
我们到末了也没能见面。

电话里，黄梵说，
还是到伊犁去见面吧，
在伊犁，我们几个
兄弟好好说说话。

于是，我们各自登上飞机，
穿越五千里，来到伊犁，
终于聚在了一起。

在伊犁，连声音都是静的，
静而从容。
几杯酒后，我和沈苇
同时欢呼：
这才是谈心的地方。

伊犁，伊甸

伊犁，伊甸，
时常，我总是将这
两个地名混淆。

伊犁在地上，
伊甸在天上，
它们区别很大的。
荔红再三强调。

我点点头，可每到
张口的时候，
照样容易出错。

伊甸，伊犁，
难道不是一个地方？
我无辜地问道。
兴许，我的错误
恰好隐含着一个真实。

赛里木湖

迟到了一天，
我没能看到赛里木湖。

占春为我描述着。
他描述赛里木湖时，
我分明又见到
他吃拌面时的神情。

吃拌面时，占春
比同情人约会还幸福。

单凭这一点，
我就能够想象
赛里木湖到底有多美。

明年，无论如何，
我还要再来伊犁一趟。

小小说

走在晨光中
李培俊

走出城区，跨上通往小陈村那条
乡间公路，南县长不由长长吁出一口
浊气，伸开双臂做了几个扩胸动作，然
后岔下水泥路，走进不远处的玉米
地。时至初秋，玉米正是绿叶红缨时，
玉米棵上缠绕的豇豆，紫色花朵正撒
着欢开放，整个田野弥漫着一种清新
纯净的气息。南县长随手揪下一片黄
豆嫩叶，在脸前象征性地扇了几下。

南县长喜欢早上一个人出来转
悠，今天转到城东，明天转到城西，到
了后天，或者是城南，或者是城北。转
足转够，在城边虎记小吃摊要一碗胡
辣汤两根油条，狼吞虎咽吃下，大手朝
嘴上一抹，直接前去上班。

好多人知道南县长这个习惯，那
些进不了县政府的农民、市民，有了事
直接在乡间小路上堵他，要求帮着解
决问题。对此，南县长很有些怨言，他
对政府办主任老刘发牢骚说，靠，我这
步散的，变成现场办公了。老刘笑笑，
说，政府门口有保安守着，那些人不是
进不来嘛，只能在路上堵你了。南县
长想想还真是这回事，就对老刘说，把
政府门口的保安撤了吧。

南县长正拿黄豆叶子扇风，一辆
农用三轮开过来，一股股黑烟在晨风
中消散开来，蹿进南县长鼻孔。南县
长皱皱眉头，暗暗骂道，这个懒蛋，自

己使的家伙不知道维护，滤芯早该换
了。正要和司机说滤芯的事，农用三
轮却陷进泥坑，使劲吼叫几声便没了
声息。司机跳下车子，查看一番，便骂
开了，路坏了几个月了，也不知道修
修！他妈的县长是咋当的！骂完，招
呼南县长，伙计，帮着推推车子吧。

南县长心里不大舒服，求人帮忙，
还骂人家，这人真他妈混到家了。南
县长说，小伙子，路坏了没修是县长的
错，可你犯不着骂人家呀。司机说，我
咋不能骂？你和他又不是亲戚，谁叫
他不把路修好呢。

南县长不是吃亏的主，手搭到车
后厢上，嘟囔着还了一句他妈的！骂
过了，南县长气顺了，说，伙计，给油
门。

车子出来了，车轮带起的泥水甩
了南县长一身。南县长苦笑一声，说，
小伙子，我这裤子可是今天出门时穿
上的，T恤衫是昨天洗的，看弄成什么
样子了。小伙子不好意思地笑笑，说，
对不起老哥，要不，我给你洗洗？我家
是小陈村的，不远。南县长摆摆手，
说，算了吧，我回去自己洗。两人站在
路边攀谈起来。小伙子说，小陈村家
家种大棚菜，可老发愁卖菜，收了菜卖
不出去，商人一听是小陈村的，合同就
不签了。为啥？路不好呗，车进不来

呗。南县长说，我得劝你一句，瓜是
瓜，瓠是瓠，这缸不搅那缸醋，以后嘴
上留点德，别乱骂人。

一个月后，通往小陈村的公路修
好。通车那天，南县长亲自去了，先坐
车在路面上查看一遍，见该补的补了，
该修的修了，平平展展，畅行无阻，这
才站在路边，和交通局长商量道路的
维护问题。那个小伙子开着农用三轮
过来了，拉了一车萝卜，青翠欲滴。见
了南县长，小伙子说，老哥，你也来
了？路修好了，今天不用你推车了
啊。交通局长一听就笑了，指着南县
长说，你知道他是谁吗？小伙子说，不
知道，我只记得他帮我推过车，新裤子
新 T 恤弄得水湿。交通局长说，他就
是咱南县长，这条路就是他让修的。
小伙子不好意思了，脸红着，说，对不
起啊南县长，那天……那天……我不
知道，骂了你。南县长拍着他的肩膀，
说，算了，算了，不打不相识嘛，可话说
回来，那天我也没有吃亏，你骂了我，
我也骂了你，还多骂了你一句呢。以
后呢，南县长指指交通局长，说，以后
路不好了你骂他，别骂我。不过，现在
讲文明，咱俩谁也不要骂人了。

小伙子双脚并拢，来了个敬礼动
作。小伙子肯定没有当过兵，那礼敬
得不伦不类。

随笔

想起“汴水秋声”
马承钧

每游开封，总被这北方水城的灵
秀所感染，似回到江南水乡的老家。
老人们则说，生态今非昔比了，当年
的梁园雪霁、铁塔行云、汴水秋声、相
国霜钟、繁台春晓等“汴京八景”才是
美景哩。

于是查找古籍资料，对“汴水秋
声”有了较为明晰的感觉。

汴水也称汴河，是古代的一条人
工河。605年由隋炀帝杨广发动百万
民众开掘而成。它全名通济渠，流经
开封的一段则叫汴河。汴河西起荥
阳大周山洛口，引黄河水经中牟的官
渡由“利泽水门”和“大通水门”流入
汴京城内，今天开封市内的州桥街、
后河街、袁宅街、胭脂河街等街区曾
是它流经之地，最后经城东南角的

“上善水门”流出，再经陈留、杞县与
泗水和淮河汇合，最终流入长江。

隋炀帝耗费大量民脂民膏开挖
大运河，初衷虽然是为了个人享受和
游览南北的需求，客观上却起到繁荣
汴京及周围地区经济的作用，可谓

“无心插柳柳成荫”。后来爆发农民
起义，靠弑父杀兄上台的隋炀帝被其
近臣宇文化及杀死，这怕是隋炀帝做
梦也想不到的。

从今天眼光看，北宋时开封能成
为称雄世界的第一大都会，除了历史
和人文的原因外，也与“汴水秋声”不
无关联。当时这条汴河乃是开封的
生命线，它不啻扮美了汴梁城，令这
座古城秀色倍增，更大大促进了京城
的经济繁荣。它将黄河与长江连为
一体，使南北粮食和物资源源不绝运
进开封，在没有火车、汽车的时代，它
对于汴京乃至全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可谓功不可没。据记载，宋朝时每年
由汴水运到开封的粮食就有 800 万
石。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说，汴
水运来东南的粮米，又将中原物资运
往江浙，十分繁忙，“自东水门外七
里，至西水门外，河上有桥十三，车水
马龙熙熙攘攘”。大画家张择端在

《清明上河图》里描画的汴水景色之
美和水上运输之忙，早已妇孺皆知
了。

遥想当年，汴河上舟船如织一派
繁忙，两岸一片秀丽风光，因而有了

“一苏、二杭、三汴梁”的谚语。每年
入秋前后，汴水猛涨，千里碧波奔腾
不息，凉爽的秋风吹来，滚滚涟漪金
光闪烁，宫殿铁塔倒映其间，波涌浪
卷水声清越，那景观自然煞是迷人，

文人们于是演绎出“汴水秋声”一
说。唐诗人皮日休有绝句《汴河怀
古》曰：“万艘龙舸绿丝间，载到扬州
尽不还。应是天教开汴水，一千余里
地无山。”宋人为“汴水秋声”题诗道：

“霜落秋声起汴河，西风袅袅白频波。
晚来照落天边宇，摇曳汀州听雁多。”
明政治家于谦曾任河南巡抚17年，也
写有《题汴城八景总图》的诗作。

北宋朝廷十分重视对汴河的修
治和管理，每年春天都要从邻近县市
征集大量民工，疏浚汴河口及淤浅的
河道。淳化二年（991）六月，汴水暴
涨，宋太宗亲临工地督促施工，宰相
等一帮大臣见状纷纷劝他回宫休息，
他说：“汴京城有居民百万家、拥兵十
万，天下盛衰全仗这条运河了，朕焉
能不顾？”足见汴水与北宋王朝的兴
废存亡休戚相关矣。

岁月更迭沧海桑田，如今汴河早
已不见，其遗址变成开封的闹市区，
一条条街道、一栋栋建筑取代了昔日
的河道与舟船。专家考证，如今开封
至商丘公路两侧地势偏高的农田，乃
是当年汴河的河堤。“汴水秋声”虽已
绝迹，汴河曾经的辉煌却镌刻在历史
和古城的记忆里。

新书架

《中国文脉》
时华语

面对中国文学当前“文脉既隐，
小丘称峰；健翅已远，残羽称鹏”的现
状，学者余秋雨写出了《中国文脉》一
书，以期对当代中国文化进行提醒和
弥补。

所谓的中国文脉，是指中国文学
几千年发展中最高等级的生命潜流
和审美潜流。这种潜流，就像远处那
一条倔强的山脊所连成的天际线一
般，使我们知道天地之大以及天地之
限，并领略一种注定要长久包围我们
生命的文化仪式。

在《中国文脉》中，作者认为，人

世间，仕途的等级由官阶来定，财富
的等级由金额来定，医生的等级由疗
效来定，明星的等级由传播来定，而
文学的等级，却由品位来定。品位决
定等级，等级构成文脉，等级就是文
脉的生命，而文脉的原始材料则是文
字。作者将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

《诗经》定为中国文脉的始祖。《中国
文脉》正是以中国文字的起源为引，
从《诗经》讲起，到春秋战国时期的

“百家争鸣”及楚辞，秦汉时期的大一
统与书同文对文学的影响，汉赋及

“无韵离骚”《史记》，到魏晋时期的三

曹及“竹林七贤”等文人雅士的诗作
文采，再到唐宋诗词，元曲及明清小
说，一气呵成，历史与现实相汇通，文
理与形象相交融。全书按照时间顺
序梳理中国文化脉络，酣畅淋漓地揭
示了三千年中国文学的灵魂走向。

面对近现代必然寂寞的文化良
知领域，面对中国文脉在今天的渐隐
难觅，余秋雨主张，应该重启文脉之
思，重开严选之风，重立古今坐标，重
建普世范本，并提倡努力拨去当前的
浮华热闹，远离滔滔口水，然后进入
深度的探讨。

翁同龢书法

涛声依旧 布鲁斯坦 摄影

张店主笑道：“现在付贵是整个
市场的公敌，谁敢留他。”

我还想再问，药不然却偷偷使了
个眼色，示意我别说了。他跟张店主
又扯了几句闲话，然后扯着我和黄烟
烟退出店铺。我问他到底什么情况，
药不然摇摇头说：“天津这地方，古董
行当也自成一圈，跟北京那个圈子虽
有交通，可骨子里彼此都看不上眼，
有点像京津两地的相声界关系。付
贵说到底也是天津圈子自己的事，家
丑不外扬，咱们再问下去，人家肯定
不乐意。”

我皱起眉头，这就麻烦了。不找
到付贵，就解不开木户有三笔记之
谜；不解开那个谜，就换不回东北亚
研究所那群老头子的支持；没他们的
支持，玉佛头就回不来，这几件事环
环相扣。

黄烟烟开口道：“我去打听。”我
摇摇头：“不妥，刚才我仔细观察那个
老头子，他若有若无地怀着戒备的心
态，可见对我们已经
起了疑心。这事，咱
们得谨慎点。”

这时候，药不然
插嘴道：“甭问，问了
也白问。这窜货场
比外头摊子高级，讲
究 和 忌 讳 也 特 别
多。就连出价，都是
伸到袖子里拉手，不
让旁人看出来。出
了事他们不乐意家
丑外扬，也是可以理
解的。”

“问不能问，查
不能查，这可有些棘手……”我眼神
闪动，在脑子里拼命思考。

药不然哈哈一笑，拍胸脯道：“大
许你不用犯愁。天塌下来，有哥们儿
这一米八二的顶着呢。那个付贵贪
墨的是件瓷器，那是我家的本行。这
件事，就交给我好了。山人——自有
妙计。”

药不然的妙计
说完他做了个手势，往市场里走

去，在沈阳道一家一家地逛着古董铺
子。每到一处，他大摇大摆踏进去，
也不盘货，也不问底，专跟老板扯家
常，有意无意泄露自己的来历。店主
们知道五脉的，对他都恭敬有加；不
知道五脉的，也听过鉴古学会的大
名，自然不会怠慢。

连续两天，药不然几乎把沈阳道
和周边几个小古董交易市场转了个
遍，每家铺子都待了一阵。

我问药不然：“咱们今天继续逛？”
“不用了。咱们今天就稳坐钓鱼

台，等人上门来咬就成。”药不然懒洋
洋地伸了个懒腰。

我看他满嘴跑火车，便溜达到旅
馆内院，忽然看到一个人影一闪而

过，还传来呵斥声。我赶紧走过去，
以为出了什么事。一探头，却看到黄
烟烟在院子里晨练。

黄烟烟比了个手势，让我过去。
我不好拒绝，迟疑走进场地。她拽出
我的右臂，左手抚住了我的肩膀，整
个上半身靠了过来，传来一阵馨香。
黄烟烟见我有些陶醉，妩媚一笑，双
手突然发力，脚下一扫，我顿时觉得
天旋地转，噗通一下摔倒在地。

黄烟烟拍了拍手，得意洋洋地离
开院子。我躺在地上，疼得龇牙咧
嘴，也不知该不该生气。

我还没爬起来呢，药不然的脑袋
忽然从走廊探了过来：“赶紧过来，有
人上钩了！”

来拜访药不然的是五个人，都在
四十到六十岁之间，我看着有些眼
熟，应该都是沈阳道的几家大铺子掌
柜，前两天药不然都去转悠过。他们
五个人手里都提着点东西，不是人参
就是洋酒，再就是些不算值钱但还算

稀罕的小玩意儿。
药不然坐在沙

发上没起来，态度跟
前两天大不一样，举
止矜持，看见他们拎
着东西过来，下巴一
抬：“搁那儿吧。”五个
人把东西放到桌子
上，互相看了看，其中
一个人搓着手笑道：

“药老爷子可有日子
没来溜达了。”

“我爷爷身体不
大好，所以我这做孙
子的替他多跑跑。几

位的心意领了，东西还是拿回去吧。”
为首之人见药不然把话噎回去

了，有些局促。
为首的掌柜姓孙，孙掌柜对药不

然说：“我们听说，药家这儿招了马眼
子？跟您讨教几合。”我听得清楚，马
眼子是旧社会的江湖黑话，原来指的
是擅长相马的马贩子，后来引申到古
董界，特指鉴定古董的手段。孙掌柜
说药家招了马眼子，就是在问是不是
发明了新的鉴定手段。

以前鉴定全靠摸、看、尝，现在一
个检测仪器全搞定了，所以精明的古
董玩家，无不密切关注技术进展，随
时跟进。药家是瓷器鉴定的权威，又
有大学资源，他们的新成果，绝对是
各方都觊觎的关注点。

药不然听了孙掌柜的话，笑道：
“瓷器这玩意博大精深，哪个马眼子
能保证万无一失。”

孙掌柜见药不然没否认他的问
话，心中大喜，赶紧捧了几句：“科学昌
明啊。到底是北大的高材生。”药不然
假意谦虚道：“唉，这可不是
一家的功劳，几个大专院校
的研究所也出了不少力。” 29

眼前的这个女人，身着剪裁合
体、样式材质都很高档的职业裙装，
脸上化着淡淡的妆，发型时尚清爽，
看起来神采奕奕、高贵典雅。叶霓发
现，秋棠看向自己的表情里甚至带了
一丝微笑，那淡淡的笑容，好像是一
记无形的耳光打在脸上，让她热血上
涌，心中突然怒火中烧。

自己曾费尽心机地将这个女人
赶走，得到了她的丈夫、她的家，可如
今，自己惶惶如丧家之犬，而她，淡定
从容，高高在上地甚至是慈悲地看着
自己的狼狈不堪。

秋棠和晓华走出医院，心中都是
百感交集。

上了车，晓华启动车子，两人良
久无语。

晓华长叹一口气，开口说：“我爸
这几年怎么老得这么快，我还记得以
前握着他的大手那么温暖，那么厚
实，整个人总是那么
有 朝 气 ，眼 睛 亮 亮
的，笑容大大的，充
满了活力，好像可以
永远依靠一样，转眼
间，他已变成个老头
子了，躺在病床上。”

秋 棠 也 黯 然 。
过了一会儿，回过神
来叮嘱道：“手术那
天我不能陪你过来
了 ，你 自 己 要 沉 住
气，要鼓励你爸，给
他增加信心，千万别
当着他的面哭天抹
泪的，会增加他的心理负担。病人的
精神状态、意志力有时候会对手术结
果有巨大影响。”

晓 华 点 点 头 答 应 说 ：“ 我 知
道。”眼泪还是止不住，成双成对地
往下流。

晓华忍不住说：“妈，你总是让我
原谅爸爸，可我真的很难做到完全释
怀。刚才在医院里看到那个女人的
痛苦样子，我明知道不应该，心里却
是忍不住地觉得大快人心，觉得这都
是她自找的。听你这么说，只怕你自
己也没完全做到不恨他们不怨他们，
你是不是和我感觉一样，看到她那么
狼狈觉得很解气？”

秋棠苦笑：“晓华，你说得对，我
一直都是劝你劝自己，放下仇恨，去
原谅别人，但是想起来从前的伤害，
心里还是忍不住会难过伤心。不过
今天我到医院里看到了你爸爸的情
形，倒是真正彻底放下了这件事。”

晓华挑眉：“为什么？是什么让
你想通了？”

秋棠说：“他在病房里讲的，我们
曾经有过许多好时光……回头看我
们的婚姻，确实是的，我们家一直都
过得很快乐幸福。我最感激你爸的，
是他让我有了你，让我的人生圆满
了。我应该知足。何况别人都只活

了一辈子，因为你爸的关系我活了两
辈子，还有什么好恨的。你爸向你交
代后事，说明他自己也清楚明天手术
的风险性很大，可以说生死悬于一
线。想到即使我们不离婚，发生了
什么天灾人祸，他也可能早早离开
了，我也会过着没有他的日子，那样
我不会去怨谁，只有怨命，结果其实
是一样的。生命这么脆弱，在生死
面前，那些意气之争算得了什么？
当初他那么做总有他的理由吧？他
在有限的生命里追求自己想要的东
西也是可以理解的，谁也不能要求
对方非得拴在自己身上一辈子。只
是凡事有得有失，你爸他也付出了
代价，这个代价有点沉重，希望他自
己不后悔就好。”

晓华点头说：“每个人在这件事
中都得到了很多，也都付出了代价。”

浦诚忠的手术时间定在早晨九
点，但是八点之前必
须进入手术室做准
备，所以周三一大早
晓华就开车赶了过
来。

浦诚忠在病房
里看到晓华走进来，
两只眼睛立即亮了，
脸上露出了温柔笑
意。

晓 华 调 侃 说 ：
“爸，看你挺精神的
嘛，问问医生是不是
检查错了，你这样哪
里需要做什么手术

啊？”
浦诚忠咧开嘴豪爽地哈哈大笑

起来，拍拍床边，让晓华坐到他身边。
和晓华终于回到了以前父女俩

毫无隔阂、互相开玩笑打打闹闹的状
态，他的心中倍感欣慰。这个女儿失
而复得，他是真心地庆幸，也为此由
衷地感激秋棠。秋棠知道他生病了，
肯不计前嫌地过来看看，浦诚忠心中
翻腾着的酸甜苦辣不足与外人道。
秋棠比上一次见面时，气质更加高雅
干练了，和以前的她完全换了个人一
样，想着秋棠的变化，浦诚忠的心中
惆怅不已。

原以为，他最了解的人就是秋棠
了，现在看来，恰恰相反，最不了解的
人才是秋棠。他竟然不知道秋棠会
有那么大的潜力和不为人知的一面。

这几天在医院里，浦诚忠吃的都
是医院提供的西餐，饭菜不可口，加
上思想负担重，他根本没有吃下多少
东西。自昨天晚上开始禁水禁食，到
了早晨，他真是觉得饿了。想到秋
棠，不由得想起以前她每天早晨做的
冒着热气的清粥和各色精致小菜。
他默默地想，这个时候，要是能喝上
一碗热乎乎的大米粥或者小
米粥，吃点小咸菜……他使劲
咽了咽口水。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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